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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展览得让人“沉浸”

■ 周慧虹

与传统意义上走进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所观赏展
览有所不同，在一个“黑屋子”里，运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和
互动体验，让观众“沉浸”其中，与艺术作品进行“灵魂交流”，近
年来，沉浸式展览越来越受到公众追捧。

沉浸式展览兴起，源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 当技术与艺术
结合，新的展览形态随之诞生。参观沉浸式展览就像看一场演出，
有特定的参观流程，一个一个场景地看下去；它也像是一种大众
文化的快消品，给人带来的是明确强烈的刺激。 正由于它具有寓
教于乐的特性，能使人在身心愉悦中体味高雅艺术，学到相关知
识，从而吸引不少文化消费者的浓厚兴趣。

高尔基说得好，“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 他无论在什
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的生活中去。”只要展览能引人
拥趸，成为一种文化风尚，就有其积极意义。它有助于人们接受
熏陶、丰盈心灵，以与时俱进的新手段，创新高品质文化供给，
传承弘扬人类文明成果。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沉浸式展览因其面世时间较短，存在着
泥沙俱下的情形。 有的展览名副其实， 观众置身于宏大的场景
中，人融入于作品中，音乐、环境等的烘托，带给参观者全方位的
体验式感受；也有的所谓沉浸式展览，不过就是一个巨型幻灯片
展而已，纯属“拉大旗作虎皮”，谈不上沉浸。

许多观展者的专业文化素养则需进一步提升。一些人只是
将沉浸式展览作为“网红”文化消费，干脆就是为了拍照，让展
览馆沦为视觉游乐场。有的观展者谈及观感时提到，人太多、太
闹！ 现场引导欠佳、各种奇装异服的自拍、拍照的人原地不走、
孩子追逐打闹等，使人觉得“沉浸感”大大受挫。

沉浸式展览，关键得让人真正“沉浸”，让艺术作品的丰富内
涵流淌进我们的内心，滋养我们的心灵。如果沦为闹哄哄的噱头，
有损口碑，不利于这一创新模式的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最为突出的“拍照还是观展”问题，沉浸式展览即便无
法“一刀切”地谢绝所有观展者拍照，最起码不能放任自流。 折
中之举或可在于，辟出专门的拍照场地，抑或展览过程中设置
专门的拍照打卡场景，为观展者提供拍照便利。除此之外，不允
许观展者无序拍照，影响他人的观展体验。

想让观展者“沉浸”，人挤人、太闹腾肯定不行。 为此，展览
举办方还要采取必要的限流措施， 分时段合理控制观展者数
量；安排专人做好观展现场的秩序维护工作，引导人们文明观
展。只有努力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与沉浸式展览的氛围相协调，
才能促使更多的观展者入乡

随俗，自觉约束自身言行，继
而使周围其他人不断“沉浸”
其中， 乐享高质量的文化艺
术盛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
行山西省长治市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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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色
■ 许冬林

去年夏天搬到合肥滨湖，自此，开启了我面湖而
居的幸福时光———这湖，是方圆八百里的巢湖。

最美是湖色。青绿、黛蓝、水墨、月白……住在湖
边后，才知湖色万千。

湖绿，是湖的主色调。
尤其是春夏，在艳阳高照之下，汤汤湖水缎子似

的浩渺铺开。 湖水之外，是绿草如茵、绿树团团的湿
地， 湿地的尽头接上连片的城市楼宇……有时风吹
湖面，那些微微翻卷的鳞浪闪烁着层层叠叠的银色，
仿佛湖在艳阳下走动，每一步，都是珠光宝气。

赶上起风的日子，湖上蒸腾的水汽被长风吹散，
视野格外开阔，方圆百里的湖景尽收眼底。 此时，湖
像是又生长了几百里，远处起伏的连山、湖中心的姥
山岛和岛上的文峰塔清晰可见，仿佛淡墨扫出来的。
立于高楼俯望眼前浩浩碧波， 常常疑心这湖水、湿
地，会一不小心就漫到我书房的宣纸上，流淌成日色
下鲜妍明媚的青绿山水画。

当日头偏西，光芒渐收，一片浩瀚的靛蓝天空倒
映在辽阔的湖水里，湖色渐深。 远处，汽车往来的呼
啸声、工厂里的机器轰鸣声、商业街上招徕顾客的吆
喝声、 写字楼里人们敲击键盘声……这些繁茂生长
的市声，在楼宇街道之间或长或短地传播。 然而，在
湖边，却只有风声、水声，只有风声水声之外的寂静。
这一片盛大的水域， 把遥遥传播而来的市声一寸寸
抿入，然后吐出大于方圆五百里的寂静和生机。

夏秋黄昏时，湖水的西面辉煌耀目，那是西天云
彩的倒影。 那些还没回家的云朵，被夕阳晕染着，成
为一片蔷薇色；蔷薇色的下层被晚风吹成了樱桃粉；
樱桃粉的下层紧贴着靛蓝的天幕， 又被染成了丁香
色或香芋紫。这些色彩斑斓的云朵在天空蓬蓬铺开，
好像姹紫嫣红的花园， 而这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又被
浩浩碧波尽收于湖底， 借着层层鳞浪， 一直灼灼颤
动，直到夕晖完全融化于天空。

夜幕降临时，远处的连山隐去，近处的华灯初
上， 白日里那一片青绿的湖水此刻也仿佛凝眸深
思，成为一片凝重庄严的黛蓝。晚风自湖水之上拂
面而来， 仿佛揉进了一种属于农耕年代的古旧的
潮润与清芬 ，我想 ，湖水的对岸 ，定然有一片辽阔
的田畴。

这夜色下的湖水呀，真让人忍不住起了乡思。乡
思也像入夜的湖色一样，静穆，辽远，悠长……

有许多个春冬的清晨，抬眼看窗外，是蒙蒙水汽
里的巢湖日出。 看不见湖， 只看见茫茫的一层月白
色，浮荡在窗外。然后，一轮朝日红豆一般，从水汽里
凝结而出。曙色一层层向上扩展，东方的云天一层层
被染成胭脂色、雪青色，直到被喷薄而出的太阳照亮
成纯粹干净的天蓝色。其后的湖面上，白茫茫的水汽
渐淡渐消，潋滟湖水之上，连绵远山像是被朝日喊回
来了，姥山塔影也一寸寸回来了。

和远山塔影一起重现于朝阳下的，还有湖上的船，
那应该是巢湖蓝藻打捞船———我说它是巢湖卫士。

“住在湖边，有味道吗？”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好奇
询问。 他们说的味道指的是蓝藻爆发产生的臭味。

我说：“有味儿那是从前的事了！ 我住的这两
个夏天，从来没闻到过味道，倒是赏足了一派万千
湖色。 ”

月白色的晨岚，黛青色的远山，碧玉色的湖面，
湖蓝色的打捞船，金色的朝阳……清晨不到六点，湖
上已是光芒万丈。

我常常是被嫣红的巢湖日出唤醒的。我想，这个
城市也是吧。

（作者单位：合肥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所）

壮哉 ，壮哉 ！
———新四军朱家湾战斗回忆片段

■ 张则扬 回忆 严明友 整理

(一)

淮南抗日根据地分津浦路东和津浦路西
两块。

1940 年春建立的津浦路西抗日民主政
权，位于长江淮河之间，面对南京，西阻国民
党桂系军来犯，掩护我军东进战略的展开，直
接威胁着日伪统治。因而，在军事上遭到日顽
“双重进攻”，经济上遭受了“双重封锁”。 “三
角斗争”是该地区的基本斗争形势，“反扫荡”
“反摩擦”是基本斗争内容。

1940 年冬，日寇反复“扫荡”，顽军频繁
进犯，日顽狼狈为奸，不断进攻津浦路西 4 个
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辖区， 根据地被压缩到东
西约六十里、南北约四十里的狭小地带。

(二)

1941 年 1 月 13 日， 定远县城里的日军
数千人，采用分进合击、夜间包围、拂晓进攻
的战术， 对距县域西南约四十里的朱家湾镇
大户刘村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政
治部机关进行“扫荡”。

日寇侵略中国，情报来源主要靠汉奸，离
开汉奸卖国贼便寸步难行。 “以华制华"是日
本分化中国的主要策略， 这次战斗当然也不
例外。日寇在民族败类的协助下，利用夜晚完
成了对我合围。 拂晓枪炮齐鸣时,其火力已经
封锁了所有道路和出口，刺刀堵住了大门，情
况十分紧急。 我机关工作人员基本都是赤手
空拳，面临突然袭击，不容犹豫，不能迟疑 ，
“坚决不当俘虏” 是大家共同的信念，“冲出
去”是大家共同的呼声！

首先冲出去的是司令员谭希林 ， 这位

当年长征时的红军著名将领时年 34 岁 ，虽
正在壮年 ， 但由于多次负伤 ， 身体并不壮
实 。 警卫员用两把二十响驳壳枪对封锁门
口的敌人一阵猛扫 ，趁着敌人混乱的瞬间 ，
架着他首长冲了出去。 与此同时，红军长征
时期的著名将领 、时年 33 岁的政治部主任
王集成同志 ，面对前门已被封锁的险情 ，在
警卫员掩护下，从后院围墙翻了出去。 机关
的工作人员 、勤务人员 、文工团员无视敌人
的刺刀和子弹 ， 以血肉之躯和坚强意志也
冲了出去。

左英、蔡别文和我，是组织科的干事，当
时我们都不满 20 岁，但却毫不畏惧，冒着敌
人的弹雨，跨过烈士的遗体，一起从后门冲了
出去。 村外就是丘陵地带，岗岭交错连绵，正
是拂晓时分，能见度不足 20 米。 敌人占据着
高处，处于明处，我们在低凹部，处于暗处。鱼
肚白天空衬托下我们通视清楚， 敌人的火力
追击虽然很猛，但很难发现目标，只是盲目地
虚张声势。

我大部分游击健儿 ， 利用黎明前的黑
暗，冲出了包围圈。 但刚生过孩子的电台报
务员杨克走不了 ，她临危不惧 ，立即下床 ，
将电台 、机要材料 、军服塞进了床底 ，把血
衣 、污物堆满了产房 ，弄得一片狼藉 。 敌人
进屋搜捕时房东大娘说 :“我的女儿刚生过
孩子，现在病危。 ”敌人未多纠缠，她躲过了
大难。

在突围时的与敌搏斗中， 特务营二连战
士杨德玉与一名日寇相遇， 敌人的刺刀刺进
了他的胸膛。 他怒发冲冠，力大无穷，双手将
敌人刺刀断为两截，一截留在枪上，一截断在
他身上。面对新四军战士的英雄壮举，鬼子兵
惊呆了，不由得双手一松，丢了手中枪，吓得
不知所措。 英雄战士杨德玉立即夺过这支三
八大盖，推上子弹，用敌人的武器结束了敌人
的生命。

(三)

下午 ， 突围的同志从四面八方不约而
至，汇集在一起。 一场别开生面的动员大会
开始了。

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同志站在高坡上对大
家说:“我们是打不烂、拖不垮的钢铁队伍，我
们胜利啦！ ”几名战士把杨德玉同志托起，小
杨满脸是血，剩下半截刺刀的枪紧握手中。王
主任大声说：“这是抗日英雄！ 是威震敌胆的
抗日英雄！ ”坡下呼声四起：“向英雄学习！ 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 ”前方日寇的火力追击还未
停息，身后又忽然枪声大作，国民党顽固派的
第十二游击纵队杀了过来！很明显，这又是一
次日蒋配合的故伎， 我们立即向定 (远）、凤
(阳)、怀(远)方向转移，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战后， 政治部民运科干事周衣冰奉命去
朱家湾战地打扫战场，发现了政治部民运科
长纪正、管理科长凌云 、司令部作战参谋张
克家、测绘参谋向发荣等二十几位烈士的遗
体。 他们都是突围时牺牲的，有的身负刀伤
30 多处，遗体都被扔在池塘里。 在地方政府
的协助下， 大家掩埋了烈士的遗体。 没有棺
木、没有哀乐、没有鲜花，我们只有拳头和默
默的誓言：安息吧，战友！ 你们未完成的事业
我们继承！

战后，来自各方的报告不断到达。
报告说：所有参战的同志都是好样的，没

有投降的，没有软骨头！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
秀儿女！

报告说： 一位运输员被鬼子刺了十几刀
后又爬回来归队，已被送进医院；

报告说： 首长的坐骑大黑骡子带着累累
伤痕被找回来了；

报告说： 报务员杨克同志带着新生的婴
儿和电台、机要文件等被接回来了；

抬头望去， 只见纵队司令部驻地的电台
天线直指蓝天白云， 手摇马达发出有节律的
响声，军号嘹亮。

政治部战斗剧团放声歌唱， 庆祝反 “扫
荡”的胜利，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四)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是装备优良的日
军与装备很差的我革命英雄的比试， 是一场
野蛮与真理的较量。

蛮横的日寇，自以为稳操胜券，将新四军
围困在屋中，火力封锁、刺刀堵门，准备手到
擒来，没想到我们的战士竟英勇地夺门而出。
日军追也没法追， 打也没法打， 最后空无所
获，只好带着伤亡扫兴而归。

带着至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强意志，这群装
备很差，甚至大部分是赤手空拳的战士，奋不
顾身，从敌人的刺刀丛中成功突围。 他们埋葬
了烈士遗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投入战
斗。

因为，他们大部分是共产党人，是经过战
场考验和筛选的有着坚定信念的人。 他们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有英特纳雄耐
尔一定要实现的理想；深信正义必胜，深信共
产党的智慧举世无双。 所以，他们临危不惧，
无往不胜。 壮哉！ 壮哉！

［张则扬（１９２２—）江苏扬州人，１９３８ 年入
伍，离休前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政委。

严明友 (1922—)安徽定远人，中共党员。
退伍后，坚持乡村教育之路近 40 年。 ］

良师益友引我行

■ 张强胜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视察安徽，68 岁的安徽日报作了高
质量的宣传报道。凤台县委安排我给组工干部和党校学员讲了
《带头贯彻习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指示，与学习〈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融会贯通认真落实》一课。 党校教师问我，您退休十多年
了，怎么还能圆满完成党组织安排的讲课任务？我回答，这多亏
了安徽日报这位良师益友。

安徽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还得从我在淮南市商业局担任
安徽日报通讯员说起。 当年，安徽日报编辑在信件往来中引导
我，宣传报道工作要深入实际，紧扣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主题。 我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深入淮南百里矿区
上百个工厂、煤矿、商店、街道、乡村，先后刊发数十篇稿件。 其
中，调查报告《淮南市国营商店为骨干、“三代店”为补充，合理
设置工矿城市商业服务网》， 安徽日报加社论， 在头版头条刊
登，后又被编入商业部和中国财经出版社编印发行的《办好城
市“三代店”》；新闻《淮南八公山豆腐又上市了》，安徽日报发
表、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刊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入高等
学校文科教材《报纸编辑学》“新闻稿的选择”一章。

后来先后调入信访部门、组织部门工作，我对安徽日报的
深厚情感，延续成了读用安徽日报的言行自觉，乐于把安徽日
报作为我的良师益友，引导帮助我担当好党和人民赋予我的工
作职责。

1993 年我到市信访办任职。 在市委领导下，我带领信访办
的同志认真学习贯彻安徽日报刊登的《信访条例》，全力办理人
民的向往诉求，淮南市信访办被评为省先进集体，淮南市信访
工作两次在省考核中被评为 17 个地市第一名。

1999 年 9 月，我到市委组织部任职。 2001 年安徽省委在全
国率先作出决定， 选派干部到贫困后进村任党组织第一书记，
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我团结淮南市选派办同志，认真学
习贯彻安徽日报重点宣传的省委决定，协调市有关部门和各县
区扎实快进,省委组织部称赞“淮南市第一批选派工作走在了全
省前列”。2005 年 1 月，我被抽到省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
办公室专做信访工作。 在认真办理信访件的同时，我十分注重
依靠安徽日报等媒体大力宣传报道全省各级党员干部切实转
变作风、开门接访、带案下访的事迹，把人民的向往诉求等信访
问题化解在了基层。 有位信访人赠给我所在部门一面锦旗：“感
谢共产党员先进教育，解决实际问题群众满意。 ”

2008 年 3 月退休之后，我一直坚持年年订安徽日报、天天
看安徽日报。 2019 年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
安徽日报宣传报道的最新资料引导下，我贯通融合本人此前积
累的相关资料， 圆满完成了党组织安排的一系列讲党课任务。
2021 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我又是在安徽日报宣传报道的最
新资料引导下，圆满完成了党组织安排我在市委组织部、市直
机关工委、田家庵区委等单位作专题报告的任务。

（作者单位：中共淮南市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霍邱二李
■ 石 英

1956 年， 当我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
文系时， 我就同时得知籍属安徽霍邱的
两位先生：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李何林，
一位是外文系主任李霁野。 而且也得知
他们当年与鲁迅非同一般的关系———在
思想和学术上所受鲁迅先生的影响以及
对鲁迅的感情等。

到校不几天， 便有高年级同学向我
指点：“那位就是李何林先生……那位就
是李霁野先生。 ”两位先生具体形貌虽有
不同 ，但个头 、仪态多有相近之处 ，只不
过何林先生看上去更加严肃而不苟言
笑。 有同学告诉我，何林先生曾参加过南
昌起义， 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做宣传
工作。 对此，我肃然起敬。

不过，在不久后的入学训话时被泼了
一头冷水，这就是李主任说的：“我们中文
系不是专门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术研
究和教学人才的。 ”我觉得这话好像是对
我说的，因为我自小爱好文学写作，参军
后做机要工作数年，未得展示机会，但在
业余也发表了一些杂文、随笔和小品文之
类。 离开原工作岗位考入大学，主要原因
就是想在文学上有所深造，在文学写作上
得到展示。可现在得知中文系的培养目标
并非鼓励文学写作，不免有些踌躇，但也
未就此完全失望。

何林先生的严肃板正， 使我怯于接
近，因此在入学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与他
没有任何个人间的交谈。 好像是三年级
时，听何林先生开设鲁迅的《野草》课程，
在他讲课时的热情奔放、 妙语连珠中，我

重又看到他内心炽烈、 思想活跃的一面。
果然，后来我在课余坚持文学写作，并没
有感到来自他那里的任何抑阻。虽然他在
入学训话中表明不提倡当作家，但实际上
并没有任何反对的行动。 对此，我在内心
里是默默感谢他的宽容态度的。

至于李霁野先生， 因他在外文系，所
以接触得较少，但有一件事却给了我很深
印象。 那是 1958 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
的事儿，那一天我和几位同学去教授住宅
区募集 “废铁”， 不期来到霁野先生的门
下。 他一开门，我见是他，礼貌说明了来
意，他不但没有反感的情绪，还温和地让
同学们进屋：“你看哪些东西能用得上，都
可以拿走，我尽力支持。 ”从他的神情上，
能看出他很理解年轻学子的心情，有一种
识潮流从大局的雍容态度。

我毕业后， 很长时间都未与两位先
生见面。 后来听说何林先生奉调去北京，
在鲁迅研究室任职。 “四人帮”倒台后，我
从下放的天津郊区工厂被借调至一机部
研究室，但当时尚未完全落实政策，心中
难免有七上八下的不踏实感。 人到北京
后， 不由得想到了在京的老领导、 老同
学，其中就包括昔日的系主任李何林。 我
与他虽无私交，却毕竟有师生之情，觉得
理应去看一下。 我家离鲁迅研究室不远，
记得是步行去的。 当时何林先生在办公
室，二十年不见，本以为他应该认不出我
了，却不料他一见面，竟能叫出我过去的
名字：“石恒基。 ”彼此寒暄后，他似乎了
解一些我的近况， 以安慰的口吻说：“安
心等待，我想问题终会妥善解决的。 ”我
听后甚慰。 我曾听同学张广钧说， 他在

“文革 ”前被 “误伤 ”，自劳教所出来后回
到母校参与劳动， 李何林主任最关怀同
情他， 在无旁人时， 总是鼓励他振作起
来：“你还很年轻，来日方长！ ”

晚年的李霁野先生在天津奉献着不
懈的心力， 一次不平常的接触是在 1979
年，我因筹备《散文》月刊问世，专程去南
开大学他的居宅拜访。 他接待诚挚，相谈
甚殷。 记得他特别赞赏出版一本散文作
品刊物的创意， 表示深信一定会得到广
大作家和读者的欢迎，“时机也对， 创意
也准”。 他由散文谈到西方的小品文，说
许多人认为“小品文”概念是《新观察》杂
志创立的， 其实英国很早就在报纸上有
了“小品文”的概念和形式。 他还语调轻
松地说了许多题外话，譬如说养生，他说
他的血压有时比较高，他非常注意调理，
但并不迷信药物， 主要是注意心情的平
和愉悦以及适度的活动，“身体状况如何
人本身是能主宰一部分的， 但还不能完
全说了算。 ”这时，我面前是一位富有情
趣而自信的老者。

两位先生，生于同地同时（1904 年），
同样享有高寿。 有德操者而行远，君子之
交者忆之悠长， 非故意纪念者反而难忘。
用于两位先生当如是。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文艺部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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